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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卷第四卷  家道門家道門

　　竇公禹鈞同宗及外姻甚多，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，公為出金葬之，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；親姻故舊孤遺有女不能嫁者，公為出

金嫁之，由公嫁者凡二十八人。竇公禹鈞有五子：儀、儼、侃、偁、僖，皆登第。馮道贈之詩：「燕山竇十郎，教子以義方。靈椿

一株老，丹桂五枝芳。」每對客坐，即一尚書，二侍郎，三起居，四參政，五補闕，皆侍立。　　李文靖公為相，治居第於封丘門

內，廳事前僅容旋馬。或言其太隘，公笑曰：「居第當傳子孫，此為宰相廳事，誠隘；為太祝奉禮廳事，已寬矣。」又《談苑》

云：公所居陋巷，廳事無重門，其逼下已甚，頹垣壞壁，公不以為慮。堂前花欄壞，妻戒守舍者勿令葺，以試公。公朝夕見之，經

月不言。妻以語公，公笑謂其弟維曰：「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！」家人勸治居第，未嘗答，維因語次及之，公曰：「身食厚祿，時

有橫賜，計囊裝亦可以治第，但缺陷世界，安得圓滿如意，自求稱足。今市新宅，須一年繕完。人生朝暮不可保，又豈能久居！巢

林一枝，聊自足耳，安事豐屋哉！」

　　本朝公卿，能守先法，久而不衰者，唯故李相家。子孫數世，至二百餘口，猶同居共爨；田園邸舍所收，乃有官者俸祿，皆聚

之一庫，計口日給餉。婚姻喪葬所費，皆有常數，分命子孫掌其事。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。

　　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，一日家宴，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，公自簾中熟視，不問。後為相，門下廝奴皆得班

行，而此奴竟不沾祿。奴因泣下，公語曰：「爾意江南日曾盜吾銀器數事乎？吾備位宰相，進退百官，志在激濁揚清，安敢以盜賊

薦耶？念汝事我日久，今予汝鈔三百千，汝其出吾門下，自擇所安。蓋吾既發汝乎昔之事，不可復留也。」奴泣拜而去。

　　王文正公旦，局量寬厚，未嘗見其怒。飲食有不精潔者，但不食而已。家人欲試其量，以少埃墨投羹中，唯啖飯而已。家人問

何以不食羹，曰：「吾偶不喜肉。」一日，又墨其飯，公視之，曰：「吾今日不喜飯，可具粥。」有母弟傲不可訓，一日，逼冬

至，祠家廟，列百壺於堂前，弟皆擊破之，家人惶駭。文正忽自外入，見酒流滿路，不可行，俱無一言，但攝衣步入中堂。其後弟

忽感悟，復為善，終亦不言。

　　張尚書公詠為人孝友慈惠，景德二年登進士第，後知蜀，罷官，歸蜀中，錦綺之物入門，不以適私室，悉布之堂上，請其母及

諸昆弟、姊妹擇取之。嘗曰：「兄弟，天之所生，譬如手足，不可離絕。妻妾乃是外舍之人，奈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？」

　　許尚書公元，宣城人，以孝謹稱。其父亡，一子可得官，兄弟相讓不受，久之，兄乃曰：「吾弟之才，後日能庇吾宗。」乃以

公補郊社齋郎。

　　真宗命馮元談《易》，元薦查道、李虛己、李行簡三人者與焉，奏曰：「道，歙州人，母病，嘗思鱖魚羹。方冬無有，道泣禱

河神，鑿冰取得鱖魚，果尺餘，以饋母。後舉賢良，入策四等。」

　　晏元獻公手帖與兄及嫂云：「知置得宅子，大抵廉由守分，為官須隨宜作一生計，且安泊親屬，不得待奉足。嘗見范應辰率家

人持十齋日，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，次則減魚肉之價，聚為生計，果置得一兩好莊及宅第，免於茫然，此最良圖。況宦游有何盡

期，兼官下不可營私，魏四工部可為戒也。然須內外各且儉嗇為先，方可議此。殊家間僕吏等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頓豬肉，此持久之

術，是以常為宗親及相交遊言之。」

　　楊尚書玢致仕歸長安，舊居為鄰里侵占，子弟欲詣府訴其事，以狀白玢，玢批狀尾云：「四鄰欺我我從伊，畢竟須思未有時。

試上含元殿基望，西風秋草正離離。」子弟不敢復言。

　　種公世衡字仲平，少尚氣節。昆弟有欲其家者，君推貲產與之，惟取季父圖書而已。

　　韓忠獻公教子嚴肅，不可犯。知亳州，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停告省覲，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，公喜置酒，召僚屬

之親厚者，俾諸子坐於隅。坐中忽語云：「二郎，吾聞西京有疑讞者，其詳云何？」舍人思之未得。已，訶之，再問，未能對，遂

推案索杖，大詬曰：「汝食朝廷厚祿，貳一府，事無巨細，皆當究心大辟，奏案尚不能記，則細務不舉可知。吾在千里外，無所干

預，猶能知之，爾叨冒廩祿，何顏報國？」必欲撻之。眾賓力解方已。諸子股栗，累日不能釋。家法之嚴如此，所以多賢子孫也。

韓忠獻公汝州太守，趙學士有女，遂與公議親。既過聘，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旅店中，一夕病卒，公具素服往哭之。韓忠獻公為

河北轉運使，王太夫人坐太平車，以葦為棚，覆獻肅公，乘驢隨車。時王文正公已貴，忠獻公作一路使者，其儉如此。今人聞之，

誠可愧也。

　　丁晉公三十六事，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，而篋有摻衣一襲，問其故，曰：「若夫家遇其私忌，服此慰舅姑也。」今無此禮。余

以謂昔之為婦，當私忌，慰服尚爾，則受慰者其服可知，嘗切講之，而未知所從。在洛時，聞富鄭公私諱日，裹垂腳襂， 襆頭，

襂布衫繫藍鐵帶，此乃今人釋服襂 之衣。嘗聞李世美，文定之猶子，世美曰：「冠以帽，衣白衫，繫黑帶。」余以謂傳稱君子有

終身之憂，忌日之謂也。是則其服色亦當少變。

　　范文正公自政府出，歸姑蘇，焚黃搜外庫，惟有絹三千匹，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，自大及小，散之皆盡，曰：「宗族鄉

黨，見我生長，幼學壯仕，為我助喜，我何以報之哉！」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：「吾吳中宗族甚眾，於吾固有親疏，然以吾祖宗

視之，則均是子孫，固無親疏也，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！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，而始發於吾，得至大官，若獨享富貴，而不恤宗

族，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？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？」故恩例俸賜，常均族人，並置義田宅云。

　　黃公孝先有文行，天資孝悌。母有肺疾，緜痼歲久，飲食藥餌，非經公手，則不中度，公乃一一自調。冬日先暖溫被，然後請

母就枕，迨其得所，然後起而觀書，坐是不能輒去左右。年三十二矣，母病稍安，始就鄉舉，中上第；而母亡，每遇新物，未經

祭，則不食。

　　張忠定公詠知益州，單騎赴任，官屬憚其嚴峻，莫敢畜婢使者。公不欲絕人情，遂買一婢，以侍巾櫛，自此官屬稍置姬侍。在

蜀四年，被召還闕，呼婢父母，出資以嫁之，仍處女也。公寢室中無侍婢，服玩之物，闃如也。李畋嘗侍坐於廡下，畋謂公寢，禪

室不如，公哂曰：「吾不為輕肥，為官以至如是。吾往年及第，後以詩寄傅霖逸人，云：『前年失腳下魚磯，苦戀明時未得歸。寄

語巢由莫相笑，此心不是愛輕肥。』豈今日之言也。」

　　賈文元公戒子文云：「古人重厚樸直，乃能立功立事，享悠久之福。士人所貴，節行為大。軒冕失之，有時而復來；節行失

之，終身不可復得矣。」紳以為格言。

　　包孝肅公始及第，以親老侍養，不仕宦且十年，人稱其孝。

　　宋曾魯公幼子光祿卿孝純，休官三十年，治家嚴整有法。子弟非冠帶不見，晝日不得居房，以長幼次序各居廳事、書院，才人

廳門，雖暫歸必見尊長，亦須冠帶出。男子雖見姊妹，亦須有時，不得接笑語。弟婦與伯，終身不同坐，不立談。男女燕合，異

席。男子在家，行步必令小童導喝。婦女無從婢，不獨行。光祿主家，不畜私財，不置別產，止享用眾分合得一分之物，至今子孫

猶貧。

　　李潛字君行，嘗自虔州入京師，至泗州，其子弟請先行，君行問其故，曰：「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取應。」君行不可，

曰：「汝虔州人，而戶貫開封，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？寧遲數年，不可行也。」

　　吳庠妻謝氏，其子名賀。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，夫人屏間竊聞之，怒，笞賀一百。或解之曰：「臧否，士之常，忍笞之若

是？」夫人曰：「愛其女者，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。今獨產一子，使知義命，而出語忘親，豈可久之道哉？」因涕泣不食。賀由

是恐懼。



　　陳公堯咨知荊南時，母馮氏問曰：「古人居一郡一邑，必有異政。汝典郡，有何治效？」堯咨曰：「荊南當衝要，郊勞宴餞，

迨無虛日。然稍精於射，眾無不服。」馮氏曰：「汝父訓汝以忠孝，俾輔國家。今不務仁政善化，而專卒伍一夫之技，豈汝先人之

意耶！」杖而擊之，金魚墮地。

　　蔡延慶所生母亡，不為服久矣，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台所彈，乃乞迫服。

　　連處士父卒，家故多貲，悉散以周鄉里，而教其二子以學，曰：「此吾貲也。」

　　胥內翰偃未仕時，家有良田數千頃，既貴，悉以與族人。

　　王公存自奉甚約，而喜厚賓客。揚，潤相去一水，公守揚時，援故相例，得歲時過家上塚，乃出賜錢五十萬周給閭里。又具牛

酒會父老數百人，親與酬酢，皆歡醉而去，鄉黨以為美談。

　　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，以不貪為寶。文正作舍人時，家甚虛，嘗貸人金，以贍昆弟；過期不入，輟所乘馬償之。公因閱家藏

書，而得其券，召家人視之曰：「此前人清風，吾輩當奉而不墜，宜秘藏之。」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，並刻石摹

之，以遺親友。

　　韓魏公合宗族百口，衣食均等，無所異。嫁孤女十餘人，養育諸姪，比於己子。所得恩例，必先及旁族。逮其終，子有褐衣未

命者，追孝祖考，恨不及養奉。塋域甚厚，五世祖塚皆訪得之，買田其旁，植松潭，召人守視之。貴顯十五年，身為將相，累更大

賜予，及其沒也，庫無羨錢，室無奇玩。賴天子賜金帛，官出葬資，喪事得以無乏。林述中云：韓師樸入市歸，韓魏公問所買之

物，云千三。魏公責之曰：「此俚巷之談，非對尊辭，何不一貫三伯？」

　　歐陽修四歲而孤，母鄭守節自誓，親誨之學。家貧，至以荻畫地，教子學書。幼敏悟過人，讀書輒成誦。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

禮書云：「自南方多事以來，日夕憂汝。得昨日遞中書，頓解憂想。歐陽氏自江南歸朝，累世蒙朝廷官祿，吾今又被榮顯，致汝等

並列官品，當思報效。偶此多事，如有差使，盡心向前，不得避事，至於臨難死節，亦是汝榮事。但存心盡公，神明自。汝謹不可

思避事也。昨書中言欲買硃砂來，吾不闕此物。汝於官下宜守廉，何買官下物！吾在官，所除飲食外，不曾買一物可觀，此為戒

也。」

　　程太中向娶侯氏。侯夫人事舅姑，以孝謹稱，與太中相待如賓客。公賴其內助，禮苟尤至，而夫人謙順自牧，雖小事，未嘗

專，必稟而後行。程公向前後五得任子，以均諸父子孫，嫁遣孤女，必盡其力。伯母劉氏寡居，公奉養甚至，其女之夫死，公逆從

女兄以歸，教養其子，均於子姪；既而女兄之女又寡，公懼女兄之悲思，又取甥女以歸嫁之。時小官祿薄，克己為義，人以為難。

　　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。伯康年將八十，公奉之如嚴父，保之如嬰兒。每食，少頃，則問曰：「得無饑乎？」天少冷，

則問曰：「衣得無薄乎？」司馬溫公曰：「凡議婚姻，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，勿苟慕其富貴。婿苟賢矣，今雖貧賤，

安知異時不富貴乎？苟為不肖，今雖富盛，安知異時不貧賤乎？婦者，家之所由盛衰也。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，彼挾其富貴，鮮

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，養成驕爐之性，異日為患，庸有極乎？借使因婦財以致富，依婦勢以取貴，苟有丈夫之志氣者，能無愧

乎？」司馬溫公傳家集內《先公遺文記》云：「《玉藻》曰：『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，手澤存焉耳。』楊子曰：『書，心畫也。』

今人親沒，則畫像而事之。畫像，外貌也，豈若手澤心畫之為深切哉！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，共為一櫝，置諸影堂，子子

孫孫，永祗保之。」

　　李公彭字商老，性友愛，撫恤二弟，保惠教誨，雖陽城兄弟不是過也。先生每制一衣，必俱有而後肯服，食飲亦然，未嘗獨

行。四遠饋餉，不問豐寡，一皆付之二弟。

　　呂汲公大防，家法至嚴。晉伯，汲公兄也，汲公夫人每見晉伯，必拜於庭下。汲公既相，晉伯往見之，夫人令兩獲扶下階而

拜。晉伯不樂，曰：「宰相夫人尊重，不必拜。」汲公甚懼，遽撤兩獲。

　　呂原明，正獻公之長子也。正獻公居家，簡重寡默，不以事物經心，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，雖甚愛公，然教公事事循蹈規

矩。甫十歲，祁寒暑雨，侍立終日，不命之坐，不敢坐也。日必冠帶以見長者，平居雖天時甚熱，在父母長者之側，不得去巾襪衤

褲，衣服唯謹。行步出入，無得入茶肆酒肆，市里井巷之語，鄭衛之音，未嘗一經於耳；不正之書，非禮之色，未嘗一接於目。正

獻公通判潁州，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，焦先生千之伯強，客文忠公所，嚴毅方正。正獻公招延之，使教諸子。諸生小有過差，先生

端坐，召與相對，竟夕不與之語。諸生恐懼畏伏，先生方略降詞色。時公方十餘歲，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，外則焦

先生化導如此之篤，故公德器成就，大異眾人。公嘗言，人生內無賢父兄，外無嚴師友，而有成者，少矣。呂正獻公公著，年三十

餘，通判潁州，已有重名。范文正知青州，過潁，來汶謁公，呼公謂曰：「太博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歐陽永叔在此，太博宜近

筆硯。」申國夫人在廳後，聞其語，以教滎陽公。

　　范堯夫知襄城縣，伯兄久病心疾，公承事照管，湯藥飲食，居處衣服，必躬必親，如孝子之事嚴父。

　　蘇公頌，至和中文潞公為相，嘗請建家廟，事下太常。公議以為：禮，大夫、士有田則祭，無田則薦，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。

有田則有爵，無土與爵，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，是有廟者止於其躬，子孫無爵，祭乃廢也。若參合古今之制，依約封爵之令，為等

差錫以土田，然後廟制可議。若猶未也，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，止用燕器常食而已。頌知婺州，溯桐江，水暴迅，舟橫欲覆，

魏國太夫人在舟中，幾溺矣。公哀號赴水救之，舟忽自正。太夫人甫出，及岸，舟乃覆。眾以謂誠孝所感。

　　陳諫議省華家法甚嚴，堯叟娶馬尚書亮女，日執饋馬於朝。路語諫議，以女素不習，乞免其責。諫議答云：「未曾使之執庖，

自是隨山妻下廚耳。」馬遂語塞。

　　趙槩會郊祀，當進階封，且任一子京官，槩乞以封母郡太君。宰相謂公曰：「公為學士，擬封不久矣。」公曰：「母八十二，

朝夕不可期，願及今以為榮。」許之，後遂以為例。改知審官院，判秘閣，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。若訥言往嘗知貢舉，聞母疾，不

得出，幾不能生，公矍然，即請郡以便親。宰相謂旦夕為學士，可少待也；公不聽，遂除蘇州。

　　華陰呂君舉進士，聘里中女。既中第，婦家言曰：「吾女故無疾，既聘而後盲，敢辭。」呂君曰：「既聘而後盲，君不為欺，

又何辭！」遂娶之。生五男，皆中進士第，其一丞相汲公是也。

　　姚公雄初為將，以女議定一寨主子。無何，寨主忽故，妻及子皆淪落。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，一老嫗浣衣，喜其有士人家風，

問所從來，嫗曰：「有將姚其姓者，許以女歸妾子。今夫既喪，無以自存，貨餅餌以自給。」姚曰：「爾尚記姚形容否？」嫗曰：

「流落困苦，不復省記。」姚曰：「雄是也。女自許歸之後不復與他族，日望婿來，豈以父之存沒為間耶？」嫗泣下氣咽，不語久

之。因留，並呼其子，易以新衣，俱載還鎮，遂畢其禮。

　　明道先生雖奴僕必托以忠信，嘗自澶淵，遣奴持金詣京師，買用物件，金之數可當二百千。奴無父母妻子，同列聞之，皆駭且

誚。既而奴持納如期而歸，眾歎服。

　　橫渠先生解瞽叟底豫章曰：「舜之事親，有不悅者，為父頑母，不近人情。若中人之性，其愛惡略無害理，姑必順之親之。故

舊所喜者，當極力招致，以悅其親。凡於父母，賓客之奉，必極力營辦，亦不計家之有無。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，苟使見

其為而不易，則亦不安矣。」橫渠先生曰：「婢僕始至，本懷勉勉，敬心若到，所提掇更謹則加謹。慢則棄其本心，便習以成性。

」

　　蘇文忠公軾謫忠州日，視囊中止有錢若干，分作若干塊，月以三十塊懸於壁，日用一塊，以竹叉之，用不盡則貯於他器，以待

賓客。蘇東坡與李公擇書云：「僕行年五十，始知作活，大要是慳耳。而文以美名，謂之儉素。然吾儕為之，則不類俗人，真可謂

淡而有味者。又詩云『不戢不難，受福不那。』四體之欲，何窮之有，每加節儉，亦是惜福延壽之道。此似處窮約出於不得已，然

自謂長策，不敢獨用，故獻左右，處之自宜也。」



　　趙彥霄，溫州人。政和間，兄弟二人，父母服闋後，同爨十二年。兄彥雲，惟聲色博奕是娛，生業壞已逾半，彥霄諫之不入，

遂求析籍。及五年，而兄之生計蕩然矣。公私逋負，尚三千餘緡。彥霄因除夕置酒，邀兄嫂而告之曰：「向者初無分爨意，以兄用

度不節，恐皆蕩盡，俱有饑寒之憂。今幸留一半，亦足以給伏臘。兄自今復歸中堂，以主家務。」即取分書以付之，管鑰之屬，悉

以付焉，因言所少逋負，已儲錢償之。兄初有慚色，不從，不得已而受之。次年彥霄與長子俱登第，鄉人大敬服之。相聚四五年，

家道大興，向來所出之田，一齊歸復。更數年，祖墓邊有樹，悉皆交枝。秋熟禾獲，禾皆合。以此見夫孝道之至，感於神明。今人

視骨肉如仇讎，視兄弟如路人，寧不愧於天地之間乎！ 
　　陳忠肅公，字瑩中，於兄弟友愛。伯氏早世，公撫恤其孤，教養嫁娶，使皆成立。初奏補恩澤，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，及後貶

責，以致終身，諸子皆白衣，未嘗有不滿之意。陳忠肅公事親，承順顏色，無不適之意。居喪，毀瘠如禮，廬墳茹蔬，連年有甘露

芝草之瑞。

　　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村者，親既終，其兄甲不忍群雁異飛，而友愛其弟乙甚厚，未嘗有違言。久之，乙既有室，不令

日咻其夫，使叛其兄，乙牽愛而聽之，而甲之所為無不善者，欲開釁隙，無其端。於是甲有善馬，愛之甚至，乙欲激其怒，乘甲馬

出，杖折其足。甲歸而見之，且諭其意，略不怒。甲復有花藥之好，列檻數十，皆名品，且其手植。乙乘間而賣之。甲曰：「吾欲

去是久矣。」因犁地而植之谷。甲既鰥處，而有愛妾與之側室。其婦詬罵毀辱，妾不能堪，而訴於甲，甲因逐其妾。其婦愧汗，乃

正冠帔而拜於庭，以謝不敏，於是卒為善婦，以相其夫。

　　晏公敦複字景初，當其居官，晨起必問安而後出理公務，晝則親自饋膳而後敢退食，夜則躬親溫情，俟其寢既定，而後敢退休

私室。每天陰雨，必拱立母側，恐其聞雷而驚；或出遇雷，必馳歸省問，以慰母心。每遇疾病，躬治藥餌，通夕不解帶，雖老服勤

不衰。

　　徐節孝訓子弟曰：「汝等欲為君子，而使勞己之力，費己之財，不為可也。不勞力，不費財，何不為君子？鄉人賤之，父母惡

之，不為可也。鄉人欲之，父母榮之，何不為君子？」徐節孝居官得祿，奉祭祀外，悉付家人，未嘗問有無。至親舊急難，則罄所

有，赴其急，或解衣衣之，率以為常。故居州序三十年，未嘗一日絕祿，而家徒四壁立。

　　宋劉忠顯公除顯謨閣學士。宣和間鎮長樂，公以書生起白屋，一旦持帥節，過家上塚，與親舊揮金把酒，勞問平生，留連旬

日，不忍去，閩人榮之。

　　權樞密邦彥，父在鄆臥病，公雖從戎，然沃盥必親執，藥物必親嘗，未嘗解衣而寢。後歸汶上，道梗不通，公在九江，每北

望，必長號不能自己。

　　胡文定公每歲釀酒一斗，以備家廟祭饗，造曲櫱，治秫禾，潔器用，節齊量，無不躬視也。沐浴盛服，率子孫諸務，各執其

事，方饗，則敬己，祭必哀，濟濟促促，如祖考之臨也。禮成，置酒五行，分胙於內外，雖亂離遷次，衣食或不給，而奉先未嘗

缺。

　　劉元城曰：「丈夫自誓，不為則止，且何必用術也。趙清獻公亦本朝名臣，欲絕欲不能，乃取父母之畫像臨於牀中，且己偃臥

其下，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，不已瀆乎！」

　　劉元城與馬永卿論《禮記》內則，雞鳴而起，適父母之所。僕曰：「不亦太早乎？」先生正色曰：「不然。禮，事父與君，一

等一體。父召無諾，君命召無諾，父前子名，君前臣名。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，適君之所，而人不以為勞，蓋以刑驅其後也。世

俗薄惡，故事父母之禮，得己而已。爾若士人，畏義如刑，則今人可為古人矣。」僕聞其言，至今愧之。

　　張魏公念秦檜欺君誤國，使災異數見，欲力論時事，以悟上意。又念太夫人年高，言之必被禍，恐不能堪。太夫人覺公形瘠，

問故，公具言所以。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：「臣寧言而死於斧鉞，不忍不言而負陛下。」至再至三。公意遂決，

乃上書。檜大怒，謫連州，二十年移永州，天下士無賢不肖，莫不傾心。公結門掃軌，動止有則，談經自樂，手不停披。歲久，庭

磚足跡依然。公題於柱曰：「平生嗜書，老來目病，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。倚立積久，雙趺隱然。」

　　張子韶解「舜五十而慕」章曰：「孝子之事親，當常如嬰兒時，不當以長者自居也。夫嬰兒之於父母也，其弗見也，則悲哀號

哭，無物可以悅其心；其既見也，則歡欣踴躍，喜氣形於顏色間。天下之物，果可以易此哉！是以於父母前，顏色常怡然不變者，

天下之至難也。舜五十而慕，夫年已五十矣，方且如嬰兒之慕，非孝子何？老萊子七十衣彩而戲於親之前，時已七十矣，方且如嬰

兒之戲。以兒之戲於親之前而靜觀之，其顏色為何如哉？必養之有素，然後於父母之心專一，雖形骸向老，年齒轉深，而此心常如

嬰兒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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